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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地绕来绕去，她形容那个状态是“一旦停下来，就感觉内

心里有什么东西要炸出来了”。

2020 年 9 月 8 日，在杭州市一家医院的心理咨询科，小谷

被诊断为“抑郁”状态。

最终，小谷决定自己一分钱赔偿都不要，走刑事诉讼。

一般情况下，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、检察院审

查起诉、法院最终审理判决的。但我国法律也规定，对于一些

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，但是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，情

节严重的违法行为，可以由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自诉。

诽谤罪是刑事案件里少有的自诉案件之一，要求当事人自

己搜集、提交达到刑事标准的证据。

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，但小谷没有动摇。

那段时间，通过微信、微博，小谷向大家发布求助信息，

希望大家把看到谣言的渠道截图给她，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。

一共有 198 位网友发来信息，经统计，这条谣言在微信群、公

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 6 万多人次。

同时，除了必要的外出时间，譬如与律师见面，小谷每天

几乎都在接受采访，采访一个接一个，结束时已经接近凌晨。

2020 年 10 月 26 日，小谷向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；

2020 年 12 月 22 日，在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，余杭区

检察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，建议公安

机关立案侦查。

2021 年 2 月 26 日，余杭区检察院以郎某、何某涉嫌诽谤

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
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的背后，说明网暴案件的社会危害性

得到了认同。法学专家俞锋在接受采访时认为，小谷的这起案

件中，被诽谤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，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已经远

远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方式，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，给广

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，严重侵害社会秩序。

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孔凡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，造谣

者拍摄视频后开始传播谣言的这种随机性，会使公众对网络的

信任感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，由

公安机关侦查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，及时有效追诉犯罪、维护

被害人合法权益。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

审理被告人郎某、何某诽谤一案。法院当庭宣判，分别以诽谤

罪判处被告人郎某、何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这也是国

内诽谤罪目前判罚的最高刑罚。

被偷拍后的五个多月里，小谷一度感觉生活失控了。她删

除了大部分通讯录；几乎不再出门，每天醒来，她手机里面有

几百条新的私信，一罐速溶咖啡几天喝完……

然而，当天的庭审，小谷没有到现场。中午接到律师告知

判决结果的电话时，在老家的她长舒了一口气。“立案对我来

说就已经有结果了，立案就已经意味着这事是违法的，造谣伤

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，即便最后判的是缓刑，

但在我心里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的生活可以翻篇了。”小谷说，

缠绕在心里的这个结在刑事自诉立案时已经解开了。

这一天，小谷录制了一段视频发上微博，这是她“最后一

次单纯因为案件发声”“十个月的维权终于告一段落，我终于

等来了结果”。

小谷是坚强的，也是幸运的。在网暴的受害者里，她的案

件审理结果带给无数人正义的希望。对于这一点，小谷毫不否认，

“这件事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足够幸运”。但她也表示，幸运的

前提是要自己先去努力，越努力才能越幸运，面对网暴，绝不

要就这样算了。

到杭州的第 4 个月，就发生了网暴造谣事件。“对杭州的

喜爱会因此消失吗？”记者问道。几乎同时，她给出了否定的

答案：“如果只因为一件事就觉得一座城市有问题，我觉得这

个想法很愚蠢。郎某、何某代表不了杭州，他只能代表他自己，

他连他的全家都代表不了。”

小谷说，回到北京只是因为她要工作，而当时北京的公司

给了她一个不错的 offer（录取通知）。经过思考，她也认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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